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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近日，东江流域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最新成果公布。此

次博罗罗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了
重要的学术材料，这是考古人员首次在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
2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

作为千年古城，惠州地区在四五千年前已有人类活动。对于惠州，尤
其是博罗人而言，发现古遗址已经司空见惯。近几十年来，博罗先后多次
发现横岭山、梅花墩以及银岗等大量古遗址与墓葬群。专家指出，这为先
秦时期岭南文化不逊色于中原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李海婵）

惠州博罗罗阳遗址发现深埋地下2米战国文化层，为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提供重要学术材料

850余件文物标本重现岭南先秦生活图景

为推动岭南早期文明的研究并实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演进
格局，2024年以来，广东省惠州市和博罗县两级政府将“东江流域
博罗地区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工作纳入政府工作报告。广东
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惠州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和博罗县人民政
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全面推动相关工作。2025年3月，在
考古调查过程中，惠州市博罗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发现了
一处重要的先秦遗址有遭到破坏的严重风险，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立即组织实施抢救性考古发掘，发掘面积共计500平方米。

2000年，横岭山发现的300多座古墓群 博罗宣供图

□李博 许玉崇 欧清威

博罗县罗阳遗址位于惠州市博罗
县龙溪街道银岗村罗阳小组，地处罗浮
山南麓、东江北岸的沙河南岸，处于沙
河与东江之间的冲积平原地带。

根据《博罗县志》记载，此处曾为博
罗县南朝时旧治，唐贞观元年废，因而
如今博罗县城与此处同称罗阳。该遗
址的西侧为银河，连接沙河与东江，古
称“罗阳沥”或“马嘶河”。东南约1公里
处分布有战国时期的银岗窑址群，西侧
4公里处则为春秋时期的梅花墩窑址。

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成果，罗阳遗
址石龙头地点的年代与银岗窑址群一
致，共同构成春秋战国时期的手工业与
聚落复合体。

已探明罗阳遗址的核心区域文化

层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选取破
坏风险最大、文化堆积最为丰富的石龙
头地点作为重点发掘区域，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院组织专业队伍，联合博罗县
博物馆及相关科研机构共同组成考古
工作队。面对台风频发、地下水位高、
地层深埋等挑战，考古队创新采用了电
动防护大棚，可电动开关顶棚，并设置
了完善的排水体系以保障发掘顺利进
行。通过优化发掘方案并采用低成本
且科学的排水与防护措施，使位于临河
冲积平原、深达约2.5米的探方在连续
台风及特大暴雨期间仍保持干燥无积
水，确保了发掘作业的连续性与安全
性，也为岭南地区深埋文化层的田野发
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此次发掘的地层堆积序列清晰，文
化层分布明确，自下而上可分为春秋晚
期至战国早期、战国时期、宋代及明清
现代四个时期，其中战国时期遗存最为
丰富，与银岗窑址群分期基本对应。

遗址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
陶片400余箱，种类繁多，主要包括陶
器、原始瓷器、青铜器、铁器、石器、陶塑
人像等，其中陶器最为丰富，包括罐、瓮、
豆、釜、鼎、杯、钵、埙等遗物，纹饰以米字
纹、方格纹为主，早期地层还发现了夔纹、
蝉翼纹、云雷纹及勾连云雷纹等纹饰。发
掘遗迹194处，其中柱洞（坑）125处，墓
葬2处、堆积4处，沟10条，灰坑25个，
井1座，建筑基址1座，灶1处等。

在发掘深度约2.15米的层位下，考
古队揭露出一处平面略呈“凹”字形的大
型台基式建筑基址JZ1。JZ1仅存垫土
台基，台基上建筑已被破坏，对其形制结
构判断主要依据膏泥和灰砂的分布范
围。基址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凹口朝
向为东北方，方向为52°。平面上发现
有40个尺寸、形状各异的柱洞，8个柱
坑，其中7个呈圆角方形或圆角长方形，
还有一个为不规则形，排列组合规律均
待研究；JZ1有两条东北—西南走向的
沙沟槽，主体部分还有三条西北—东南
走向的沟槽，基本平行，长短不一，可能

为地梁；在JZ1的西部有一处灶；中部有
一面积较大的灰坑，意义不明。

现存台基高于下层地表30厘米，
主体使用灰白色膏泥土、黏土与沙土铺
垫，垫土坚硬且掺有陶片，可能存在版
筑技术，并发现了早期板瓦、筒瓦与原
始瓷建筑构件的二次利用迹象。发现
的大型方格纹板瓦，长48厘米、宽36
厘米，为岭南地区发现的最早、尺寸最
大的同类建筑构件，暗示该区域可能存
在年代更早的高等级核心建筑。建筑
基址西侧，还发现了一口打破现存建筑
基址的战国时期水井，井口距地表深
2.15米，总深2.52米，井壁规整，且有
便于上下的脚窝。井内填土出土了陶
罐、陶钵、陶网坠、动物骨骼以及木骨泥
墙等遗物，为复原战国时期聚落生活形
态提供了珍贵样本。

在出土遗物中，一件内壁刻画有
“狩猎纹”图像的陶盆残件尤为引人注
目。画面描绘了两人张弓搭箭，在林木
间追逐猎捕群鹿的生动场景。线条流
畅有力，构图生动写实，生动再现了先
秦时期岭南先民的狩猎生活，是难得的
岭南战国时期图像记录。此外还发现
了一件战国时期陶塑人像，栩栩如生地
再现了古越人典型的“魋结箕倨”形象，
提供了《史记》相关记载的实物佐证。

此次发掘区域位于博罗罗阳
遗址的中心区域，未完整揭露建筑
基址。遗址出土文物以陶片为主，
包括泥质硬陶、夹砂陶等，其中陶
片纹饰多样，如米字纹、方格纹、菱
格凸点纹、夔纹、曲折纹、云雷纹
等。结合出土器物的形态、地层堆
积特征以及测年结果，遗址主体遗
存年代判断为春秋晚期至战国时
期。其中水井年代为战国晚期，建
筑基址废弃年代为战国中晚期，始
建年代不早于战国早期。建筑基
址下的文化层年代为春秋晚期至
战国早期。

博罗罗阳遗址的发掘工作，为
深入研究岭南地区“中国化”进程
提供了重要的学术材料。首次在
岭南地区冲积平原发现深埋地下2
米的战国时期文化层，是岭南田野
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此次发掘工
作发现了完整的战国时期水井、明
确的建筑台基与高等级建筑构件，
为探寻区域内高等级建筑提供了
重要线索；这一重大发现为探讨岭
南区域聚落形态、建筑制度及其融
入中华文明、参与构建多元一体的
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进程提供了
坚实的实物基础。

巍巍罗浮山，悠悠东江水，作为广东
四大文明古县之一，博罗文化底蕴深
厚。罗阳葫芦岭遗址、铁场苏屋岗遗址、
铁场何屋岗遗址、龙溪银岗遗址、园洲梅
花墩遗址、罗阳横岭山古墓群等星罗棋
布，充分展示了以博罗为中心的东江中
下游区域四五千年以来的人类文明。

在这片土地上，最晚四五千年之
前，就有先人聚居劳作、生息繁衍，葫芦
岭就是重要见证。作为一处新石器晚
期贝丘遗址，葫芦岭东西约150米，南
北约50米，高约60米，从岭顶到岭脚
被厚厚一层灰白色沙蚬螺蚌类贝壳所
覆盖，表明了生活于此的先民部落规模
颇大，并且聚居时间较长。此外，遗址
还出土了大量的石斧、石码、石锛等石
器，以及夹砂黑陶、印纹硬灰陶等陶片，
可见当地社会文明发展到了一定程度。

横岭山墓葬群的重大发现更是震
惊了考古学界。2000年，广东省文物
考古研究所在博罗县横岭山发掘商周
时期墓葬300余座。墓葬群除出土了
大量的陶器、原始瓷器、青铜器、玉石器
等，陪葬品中罕有地出现了水晶，以及
象征权力地位的铜甬钟和青铜鼎。

这不仅对惠州研究先秦历史文化
意义重大，也是广东省发掘的规模最
大、等级最高、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青
铜时代墓葬群。著名考古学家、广州博
物馆名誉馆长麦英豪等均推断，缚娄国
的核心所在地可能就在附近。青铜鼎
等贵族之器的出土，更是强有力地说明
了岭南并非野蛮之地，改写了岭南文明
史，从而使经过考古认证的岭南文明史
得以上溯到3000多年前。

与罗阳遗址石龙头地点的年代一致、
距离相近的银岗窑址，位于博罗县龙溪镇
银岗村，始烧于西周，延续至战国晚期，历
时数百年，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出
土有青铜工具、原始瓷器和以夔纹或米字
纹为主要装饰特征的陶器，推断出“夔纹
陶类型遗存”早于“米字纹陶类型遗存”，
解决了几十年来考古界的学术争议。

银岗窑生产的陶器，在周边地区亦
有发现。如在粤东、粤中、粤北甚至在深
圳、香港等地的遗址或墓葬中出土的陶

器与银岗窑址的陶器也属同一类型。这
说明春秋战国时期惠州已有较高的制陶
技术，生产的陶瓷不仅在当地销售，还利
用东江水网作为运输渠道销往各地。

银岗窑址是广东省迄今所发现的
跨越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先秦时期的
龙窑窑址，为研究先秦时期东江流域乃
至整个岭南地区制陶业和当时的社会、
经济发展状况提供了珍贵的实物材料。

从银岗遗址驱车不过10分钟，便
到了梅花墩窑址。梅花墩窑址位于园
洲镇田头村（梅花墩），属春秋时期，分
布范围约10000平方米。窑址中出土
遗物较丰富，有生产工具、生活用器、动
物模型等。其中泥质硬陶占多数，还有
一些原始瓷和釉陶，夹砂陶等。

出土陶器有罐、簋、盂、盘、釜和陶
塑牛、羊、鹿、鸡、鸟等，还有陶压锤、夔
纹印模。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少量红
陶和夹砂陶；纹饰以夔纹为主，其他有
曲折纹、云雷纹、重圈纹、菱形纹、篦点
纹、水波纹、弦纹等。此外，还出士了原
始瓷豆，胎灰白色，质坚硬。

梅花墩窑址意义重大，是广东省内
最早发现和发掘的一座龙窑，该窑的发
现将广东龙窑历史提前到两千多年以
前，为研究陶瓷工艺发展提供了重要的
实物资料。

博罗遍地是宝，传承创新并非易事。
“这些宝贝不应该只是放在博物馆、也不
是书本，而是需要鲜活地呈现出来。”此
前，记者采访华南理工大学旅游发展与规
划研究院院长、教授吴志才，他认为，在发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是最根本的理
念。同时，将遗址保护纳入当地的法律法
规，立法保护文化。解决好理念、立法两
大问题后，创新文旅融合，开展“四化”活
动，即有形化、项目化、活动化、产业化。

无独有偶。“博罗有如此深厚的文
化资源，为何不在硬件设施上多下功
夫？”惠州民俗专家林慧文曾建议，博罗
利用好梅花墩春秋窑址、银岗春秋战国
窑址等先秦遗址，组建专题调研策划团
队，打造文化主题博物馆、文化公园，并
设为文化教育基地，“让新一代人对博
罗历史文化有更深体会”。

分布面积约2.5万平方米
多方协同推进遗址抢救性考古

发掘出土文物标本850余件
刻画图像描绘岭南先民狩猎生活

主体遗存为春秋晚期至战国
实现岭南田野考古工作重大突破

羊城晚报记者 李海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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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罗罗阳遗址发掘区正射影像图 受访者供图

银岗窑址出土了大量的制陶生活器皿，证实了春秋战国时期缚娄古国

的制陶业已经很发达 王小虎 摄

横岭山墓群出土的青铜鼎

图源《博罗横岭山》

罗阳遗址出土的狩猎图陶盆 受访者供图
罗阳遗址出土的陶马

受访者供图

罗阳遗址出土的陶塑人像

受访者供图

JZ1垫土中大型板瓦与筒瓦 受访者供图

罗阳遗址出

土的原始瓷碗

受访者供图


